
关于黄新波的几张照片

———１９３０年代后期中国留日学生的文学、
艺术活动断章（三）

［日］小谷一郎　 王建华　 译

六

房州馆山有日华学会和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共同经营的海

水浴设施等，中国留日学生一到夏天就到馆山避暑，夏季到馆山度

假已经成为习惯了。据我所知，东京左联成员到房州馆山拍摄的

照片，除了《日华学会报》等的“公共”照片以外，至今为止发现三

张。第一张是被姚辛编入《左联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版），林焕平等 ５ 人穿着游泳衣所拍摄的照片。从林焕平患结核
疗养院入院的时间来看，所谓“１９３４年夏”的照片可能是指这张照
片（即“照片 ８”）。第二张、第三张出现在周一川的论文《关于南
京国民政府在日本留学———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年》①中。据周一川的照
片注释说明，这两张照片是从与东京左联相关的李云扬、伍乃菌夫

妇那里得来的。

如果试着比较“照片 ８”与接下来的第四张照片（该照片也被
编入《左联画史》）以及周一川论文所刊的照片，可以看出那时候

中国留学生的“避暑”情形。他们在各自保持联络的同时，又以自

由组合的形式去避暑，没有什么特别的组织形式。他们以正当的

理由离开东京，也是在规避日本警方的监视，或者说，在看似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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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８：东京左联盟员在房州海边，左起：林和济、蔡北华、陈北屏、
林蒂、陈子秋、丘东平、黄新波、陈仰哲　 １９３５年 ８月

的避暑的形式下，说不定包含了有目的性的行动。②林焕平也说，

１９３５年的夏天热得很厉害，很多留学生早早地出去避暑了。一些
留学生在 ７月初就去房州馆山了。③

在“照片 ８”中，除了陈北屏的籍贯还不确定，其他的全都是广
东籍的。拍摄的地点是房州馆山北条海岸，他们是各自组合承租

海边的“海之家”形式避暑的。最左边的是林和济，有关他的情况

在前文所引用林望中的“回声”中出现过，④其中有：“东京左联支

部中还有冯俭南（笔名马盨夫）、林和济两位。冯因违犯组织纪律

被处分不服，自动退出组织，林同情他也跟着退出组织。冯后来在

广东汕头病逝，林现在缅甸”的记载。冯俭南（即马盨夫）的名字

偶尔能在相关资料中见到，林和济的名字在这以外就没有被提及

了。其次是蔡北华，出生于 １９１６ 年，广东省中山人，本名叫蔡冷
枫，他给《诗歌》寄稿，是李华飞等人的文艺同人杂志《文海》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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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蔡北华 １９３５年 ５月来日本的。蔡北华在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发行的《诗歌》第 １卷第 ４期中，用“柳岸”的名字发表描写贫困渔
夫生活的诗《渔夫》，该诗的末尾注“３５．８．９于房州”。《渔夫》可能
是他在房州玩的时候的吟作。在旁边的身材有点魁梧的陈北屏，

有关他的事目前未掌握任何资料。接下来的林蒂、陈子秋（陈紫

秋、陈秋焕）前文已经谈及。旁边的丘东平，１９１０ 年出生，广东省
梅县人。１９３５年春来日本的，当年 ８ 月从房州北条海岸回东京后
认识了郭沫若，他将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小说《沉郁的梅冷城》送

给郭沫若，请求指教。⑤在黄新波旁边的陈仰哲，是黄新波就读山

台中学和上海侨光中学时的同学。１９３４ 年春，他和林为梁、黄维
克等一起来到日本的，在日华学会学报部编《昭和 １０ 年 ６ 月现在
留日学生名册》（东亚学院）的事项中记录：“陈仰哲 二 广东 台

山 专一ノ二 上海侨光中学 自费”。所谓的“专一ノ二”也就是

“专修科一年的第二组”。

他们在馆山时，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林焕平吐血、入院，还

有一件是聂耳的死。关于林焕平的吐血的事已经叙述过了。在这

里只想说说有关聂耳的死因。

聂耳作为青年音乐家被人所熟知，他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到日本，７
月 １４日在神奈川县鹄沼海岸在海水浴中淹死。聂耳 １９１２ 年出
生，云南省玉溪人，１９３５年 ４ 月来日本留学，４ 月 １８ 日到达东京，
寄宿在同乡张鹤（张天虚）的公寓，聂耳随张鹤等人带领观看了一

系列的文艺演出。如，日比谷的新交响乐团演奏会（４ 月 ２２ 日），
东宝剧场的宝眆少女歌剧（４月 ２３日），新宿第一剧场的松竹少女
歌剧（４月 ２４日），神田一ツ桥礼堂由留学生们举行的中华同学新
剧会第一次公演曹禺《雷雨》（４ 月 ２８ 日）等。留学生们都知道青
年音乐家聂耳的名字，他作曲的《渔光曲》、《大路歌》等都是知名

曲子。不过，很多留学生只闻聂耳其名不认识其人。聂耳出席了

６月 ２日在神田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第 ５ 次中国留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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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聚餐会”，他一人作了二小时以上《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

检讨》的演说，亲自演奏演唱自己所作的《大路歌》《码头工人歌》

等曲子，显示了年轻人的朝气，他本人也瞬间融入留学生中间，受

到了欢迎。聂耳还先后出席了蒲风等组织的“诗歌座会”（４ 月 ２２
日），远地辉武举办的“诗精神”座谈会等。⑥

照片 ９：黄新波（前排左起第六）与左联的朋友在日本房洲
举行了聂耳追悼大会后留影　 １９３５年 ７月

如此看来，聂耳到房州与留学生一起避暑的事情，应是有计划

安排的。但是，聂耳已安排与日本的新协剧团大阪公演同行，所以

伊文说的 ７月 ２０日应该是他们约定在房州汇合的日子。⑦虽然在
“照片 ３”的照片中没有出现当时的东京左联的其他人员，但是，这
时候杜宣、吴天、伊文、蒲风等已聚集在房州馆山。吴天带来吉他

打算请聂耳弹，他们期待聂耳的到来。⑧伊文在 ７ 月 １８ 日首先从
友人那里得来的消息，然后通过《朝日新闻》的报道确认了聂耳的

死讯。⑨蒲风是 １９日知道的这个消息的。⑩大家都被这个消息震撼
了，他们在房州馆山召开追悼会。据 １９３５年 １０月 ３０日伊文写的
追悼文《记聂耳》：追悼会在馆山海岸中华青年会的小礼堂举行，

中国青年出席的人数超过百人，挽联、散文、诗歌等挂满了整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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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来宾们悲愤激昂的演说，合唱聂君的纪念作品，歌声烘托着会

场庄严悲伤的气氛，追悼会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他们决定出版聂

君的纪念集，在会场募得资金五六十元（实际收到约 ４０ 元）。瑏瑡东
京聂耳纪念会编的《聂耳纪念集》于 １９３５年 １２月 ３１日出版，该书
《编后》中“接受各方面友人的心意，艺术聚餐会的召集人杜宣筹

划了聂耳的追悼会，并成立纪念委员会。杜宣任总务，学书任助

理，伊文任会计，推选与聂耳生前比较接近的黄风兄担任编辑

工作。”瑏瑢

黄新波为装帧《聂耳纪念集》到留学生中走访，创作了《聂

耳纪念集》封面木刻《聂耳像》，刻画了手拿吉他的聂耳的形

象，并投寄追悼文《致亡友》。《致亡友》是黄新波听到聂耳死

讯后的 ７ 月 ２３ 日在房州写的。瑏瑣在《聂耳纪念集》中，“照片 ８”
中的其他人也写了纪念文章，林蒂写了评论《纪念聂耳的意

义》，陈子秋（紫秋）写了诗《忆聂耳》，蔡北华（柳岸）写了纪念

文《并非照例》。

七

我的发掘文章也将近结束了，这里再举出几张黄新波在日本

留学时代拍摄的照片。

“照片 １０”的说明为：“在日本东京 １９３５ 年”。这张照片中的
黄新波，穿着长袖衬衫、西服、戴着领带，左手靠在栏沿。照片左边

为坐着的男性，同样是戴着领带，穿着西服，戴着帽子。根据穿着

推测照片是在夏天拍摄的，帽子应是遮阳的。照片后方的远景模

糊，他们看上去正乘着船，好像小船还开着。联系到前文“照片

６”，瑏瑤“照片 ６”的说明是：“于上野公园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这张
照片前面第三位（右起第三位———译者），他的服装，如果给这位

另外再配一顶帽子的话，应与“照片 １０”戴着眼镜的那个人完全一
样。还有，黄新波的服装及领带也和“照片 １０”是一样的。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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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１０：在日本东京　 １９３５年

只能考虑这两张照片是同时拍摄的。但是，两张照片记录的时间

不同，一张照片说明是“１９３５ 年”，另一张却是“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当然，以上只是根据我的主观判断，还没有得到黄元先生的

确认。但是，如果“照片 ６”、“照片 １０”是同时拍摄的，那么该照片
的“说明”必须是“１９３５ 年”拍摄的。瑏瑥我认为这两张照片不一定同
时在上野公园拍摄的，如果照片显示的是在上野公园的不忍池坐

小船。我曾经专门去了上野公园，试图从照片的背景、景色进行了

探索，但是无法从现在的上野公园中得到什么发现。前文已经说

明黄新波是在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下旬回国的。瑏瑦那么“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就是黄新波回国之前了。“照片 ６”中在一起男女 ６人，如果包
括摄影者，那么共 ７人，我现在无法搜索到相关的资料，以叙述当
时他们聚集在上野公园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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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１１：于日本石神井　 １９３６年 １月

“照片 １１”的说明是“于日本石神井 １９３６年 １月”拍摄的。照
片是在石井公园内有神社的鸟居前。我想是不是在正月期间拍摄

的，不过，我目前无法获得更多的关于这照片的资料。“照片 １２”
和“照片 １３”都是在早稻田大学内拍摄的。“照片 １２”是“１９３６ 年
３月”拍摄的，场地在大隈重信像前，台座的周围积满了雪，背景的
房屋屋顶上隐约看上去很白的一层雪，黄新波穿着大衣，右手拿着

帽子，左手拿着好像是用布卷起来的东西。“照片 １３”是“１９３５ 年
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照片的人物：左边是钟文光、中间是黄新

波、右边是邓克强。我是从黄新波、邓克强的关系中知道钟文光这

个人的。钟文光的名字没有在东京左联的机关志以及相关资料中

出现过。但是，在日华学会学报部所编的《昭和一年六月现在

留日学生名册》（明治大学）的记录中，有他的姓名、年龄、省、县、

学部科年级、原籍学校、学费等事项：“钟文光、二四、广东、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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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１２：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１９３６年 ３月

照片 １３：黄新波（中）与邓克强（右）、钟文光（左）
在东京早稻田大学　 １９３５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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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学部一年、香港华大学院、自费”。由此看来，钟文光和黄新

波同是广东省籍的，他那时是明治大学政经部的学生。钟文光和

１９３５年 １２月 ２５日发行的《学术界》复刊号的“编辑代表者”陈士廉
（广东台山）以及黄新波的台山中学的同学黄维克同在明治大学政

经学部，他们是同年级的同学。在日华学会学报部所编的《昭和一

年六月现在留日学生名册》（明治大学）的记录中也有邓克强的事

项：“邓克强、二四、广东、惠阳、高等专业科、中山大学法学院、自

费”。在我之前写的文章中，“丁克”（即邓克强）的名字是在介绍

１９３５年 １０月举办的“中华美术座谈会第一次习作展览会”时涉及
的，他的摄影作品在那次展览中展出，他和黄乃、陈紫秋、梅景钿一

起在中垣虎儿郎那里学习世界语，和黄维克一起作为 １９３７年 ４月发
行的《学术界》第 ２卷，第 ２、３ 期“编辑代表者”。在东京的广东省
籍留学生相互友好的往来。不过，在看到“照片 １３”之前，我还不知
道黄新波和邓克强有那么亲近。一些资料说明邓克强在日本留学

时代比较俭省贫穷，从照片看他的衣着可以同意这种说法。但是，

他不介意自己贫穷，看他脸上的表情，散发出青春灿烂的笑容。

我在看这些照片时候注意到一件事，那时黄新波为什么频繁

地去早稻田玩呢。检索手上的资料，这其实是与“三闲庄”、“未名

庄”关联的。我前文所引述的魏猛克信：“梅景钿同志曾经住池袋

三丁目（？）‘三闲庄’旁边不远的一所房子里。是同几个广东青年

合住，记不得是不是与陈子秋等合住了。”瑏瑧信中提到的“池袋三丁

目”，与现在的地图对照来看，是在立教大学后面，靠近北池袋一

带，从那里去早稻田很近。“三闲庄”“未名庄”也应该在池袋那一

带吧，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有去做最后的确认。

八

“照片 １４”、“照片 １５”都是 １９３５年 １０月举办“中华美术座谈
会第一次习作展览会”的会场拍摄的。“照片 １４”的说明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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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１４：中华留日美术座谈会在东京文房堂举办美展
之木刻作品部分　 １９３５年秋

照片 １５：中华留日美术座谈会在东京文房堂举办的美展
会场　 后排左二为黄新波　 １９３５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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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留日美术座谈会在东京文房堂举办美展之木刻作品部分 １９３５
年秋”。“照片 １５”的说明为：“中华留日美术座谈会在东京文房
堂举办的美展会场　 后排左二为黄新波　 １９３５年秋”。

从黄元先生提供的照片中，最让我吃惊的是在这些照片中，我

发现众多的与“习作展览会”“美术座谈会”相关的人的脸。这些

照片给予我充满想象的空间，但我目前没有时间去一一整理。我

回国后，将这些照片的拷贝送给奈良和夫先生。奈良先生感慨而

深切地说：“这样的照片也出现了吗”。这些照片是如此地震动

我，我通过这些照片明白了许多事情，所以心情很激动，遗憾的是

我现在只能略谈与照片有关的事情。

如前所述，“中华美术座谈会第一次习作展览会”，从 １９３５ 年
１０月 ８日到 １０日在东京神田的东京堂书店的二楼画廊举办。东
京堂是在 １９２９年 １２月新店铺竣工的。“一楼百余平方米是商场，
二楼除了办公室、仓库、食堂、小使室等外，全部是画廊”。会场在

东京堂的二楼有二间房间作为展览厅。瑏瑨

说起东京堂的二楼画廊，１９３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到 ２１ 日在上野的
东京府美术馆举办的“中华留日学生美术展览会”时，展场的对面

所贴有“中华留日作家十人展”的广告。由广东籍的画家方人定、

赵兽、梁锡鸿、李仲生等的“中华留日作家十人展”，是在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３１日到 ８月 ４日举行，地点就是在东京堂二楼的画廊。瑏瑩其中，
参与东京左联重建的魏晋的妻子曾奕也参与了这展览。

梁锡鸿、李仲生、曾奕他们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绘画研究所的

同事，他们曾参加 １９３２年 ９ 月在上海美专举办的“美专绘画研究
所展览”。在这次“十人展”之后，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他们在日比
谷的山水楼颂扬“超现实主义”，成立了“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关

于这事在蔡涛的《梁锡鸿：被遮蔽的风景》一文中有详细介绍。蔡

涛原是广州美术馆馆员，现在是广州美术学院的教师，他现在除了

收集整理被称为“幻想的画家”王道源的作品以外，也收集有关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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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的资料，同时，着力于“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研究，我期待他的

研究成果的出版。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我走访广州之际，蔡涛先生做向
导，使我在广州美术馆看见很多王道源的作品，同时得以拜读广州

美术馆和广州美术学院藏的资料。在此，我对蔡涛先生表示衷心

的感谢。

“照片 １４”展现了“中华美术座谈会第一次习作展览会”木刻
展示区一角。我猜测这个“习作展览会”是个小型的展览会。从

照片看横排着装入画框展品，可以看出展厅显得很宽敞。“照片

１５”与“照片 １４”是同一个会场，是他们拿来长椅子放在会场中来
拍摄纪念照片。“照片 １５”中，前排三人，中排的一人手搭在前排
沙发上一人的肩上，后面三人站着。后排左面第二戴着领带、穿着

西服的是黄新波。该照片一共 ９人，除了黄新波以外，其他人就不
甚了解了。当时为“习作展览会”提供作品的有 ２６ 人，可以确认
照片中的 ９人当时都在日本留学。现在将参展的 ２６ 人的名字重
新列出，展览会的作品展示分为六个部分：摄影部分参展者为丁克

（即邓克强）、卢势东；油画部分参展者为陈业贤、石天、宗典、沈

苇、伊文、陈学书、顾洪干、吴启瑶；木刻部分参展者为陈烟桥、罗清

桢、黄新波、郑野夫、沃渣、伯人、戴隐郎、张慧、杨荆石、郝丽春、温

涛、段干青、唐英伟、杨堤、胡其藻；铜版部分参展者为顾洪干；水彩

部分参展者为吴启瑶、伊文、曹景周；素描部分参展者为宗典、陈学

书等，共 ２６人。其中能够确认在日本留学的有：卢势东、陈学书、
陈业贤、吴启瑶、曹景周、丁克、顾洪干、黄新波、伊文共 ９人。顺便
说一下这 ９人的所属学校：东亚高等预备校生的卢势东（２７“专一
之八”）、吴启瑶（３２“专一之二”）；日本大学专科部文科艺术专业
的陈学书（２１该专业 ２年）、陈业贤（２１）；川端画学校石膏部的曹
景周；明治大学政经学部高等专业科的丁克（即邓克强）（２４）；顾
洪干、黄新波、伊文所属学校虽然还不能确定，但是他们三个人全

部向《聂耳纪念集》投了稿，可以确定他们当时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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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１５”中穿着西装的是黄新波、后排右边的一人、前排左
边的一人，剩下 ６人全部穿着学生装。学生制服、学生制帽等一些
线索不是给我们想象空间了吗，遗憾的是，现在还是无法确定什

么。即便如此，如果排除照片中的“９ 人”一起合影偶然性，那么，
照片中的这“９人”应是：卢势东、陈学书、陈业贤、吴启瑶、曹景周、
丁克、顾洪干、黄新波、伊文等“９人”。

“照片 １６”拍摄的时间是 １９３６年。在照片的左侧：“中华留日
美术座谈会欢送糜春辉君赴德纪念”，中华留日美术座谈会为将

赴德国的糜春辉举行欢送会的照片。我想坐在沙发中间戴着领

带、穿着正装是糜春辉吧，但是无法确定。拍摄的照片中包括糜春

辉男性 １０人，女性 １人，共计 １１ 人。后排左立第二人为黄新波，
其他合影者的姓名照片上没有说明。

照片 １６：中华留日美术座谈会欢送糜春辉君赴德纪念
（左立第二人为黄新波）　 １９３６年

糜春辉，出生和毕业时间都不很清楚。他是浙江省上虞县百

官镇人，１９４０年在邵山牺牲的糜云辉（１９１６—１９４０）是他的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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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张君清的《糜云辉》一文中说糜春辉是在 １９３５ 年的夏天来日
本的。瑐瑠糜春辉与东京左联是有联系的，糜春辉的名字是作为“艺

术聚餐会”的参加者而出现在杜宣的回忆中的。瑐瑡另外，糜春辉和

杨任人共同翻译的捷克作家普实克的《现代捷克斯拉夫文学之文

坛》译文被刊发在 １９３５年 ５月 １５ 日发行的《杂文》创刊号中。此
外，孙钿的回忆《扶桑之行》（《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中比
较详细地谈及糜春辉。孙钿，１９１７ 年生于上海，曾经在上海大同
大学就读，１９３４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瑐瑢孙钿
和糜春辉是来日后相识的。孙钿和糜春辉相识时，糜春辉和妹妹

在神田一幢日本式楼房租了两间二楼大房间。孙钿说：糜春辉的

“房间里摆满了油画”，孙钿每次去神田都会去拜访糜春辉。糜春

辉带着浙江口音，性格活跃，豪放磊落，总是嘻嘻哈哈的。孙钿和

糜春辉经常在神田的夜店散步。瑐瑣

孙钿和版画家刘岘也有往来，孙钿回忆说，那个时候他和台湾

籍的黄河清一起住在东京中野的川添町三十一番地的北6太太
家，参与了杜宣等主办的留日剧人协会排演《娜拉》的公演。留日

剧人协会第一次公演《娜拉》是在 １９３７年 １月 ２９日至 ３１日，在筑
地小剧场演出的。公演的当天，孙钿在筑地小剧场门口遇见了刘

岘，以后他们就频繁地往来。刘岘那时住在高圆寺，从孙钿的住处

中野到高圆寺相距很近。一天，孙钿乘高架电车拜访刘岘，刘岘住

在二楼，上楼的楼梯吱吱嘎嘎作响，刘岘在“堆满木板的狭小房间

里，伏在桌子上抽搐着”。孙钿说“怎么啦？”，他说“想起我看的罗

密欧与朱丽叶的电影，太悲了”。不久，平静下来的刘岘对孙钿谈

论苏联的版画，给孙钿看鲁迅送的《引玉集》，并把他和黄新波合

编的《无名木刻集》送给孙钿。瑐瑤

刘岘 １９１５ 年出生在河南开封县，本名王之兄，字泽长，号慎
思，自学木刻，１９３２年和鲁迅相遇。１９３４年 ４月，他和黄新波出版
《无名木刻集》，１９３４年 ７ 月到日本。先后在东京帝国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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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武藏野美术大学油画科学习，师从版画家平眆运一，学习木

刻。瑐瑥有关刘岘留学日本时代和黄新波的往来情况目前无从获知。

刘岘在日本的作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插画（１９３５
年），茅盾《子夜之图》（１９３６ 年）等，在东京都杉?区的小野忠重
美术馆中，能见到刘岘的一些资料和作品。

再回到糜春辉的话题，很遗憾在孙钿的回忆《扶桑之行》中，

没有提到糜春辉德国留学的事情。孙钿是不是出席了“照片 １６”
所提示的“欢送会”，目前尚不清楚，这给我留下了一个悬念。糜

春辉去德国留学时间的好像不长，可以确认的是，１９３７ 年 ７ 月糜
春辉返回了日本。

孙钿 １９３７年 ７月拜访刘岘，在高圆寺车站前的冷饮店谈论着珂
勒惠支的版画和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话题。正在那时，他们听见

“号外！号外！”的声音，他们买了张报纸，得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了。孙钿第二天一早去神田糜春辉的家拜访，糜春辉对他说“好了，好

了，抗战了！亲日投降卖国贼失败了！”于是，他们商量回国的事，决定

几天内回国。孙钿告别糜春辉之后前往世田谷拜访了陈仲梧夫妇，约

定由他们负责去购买船票。孙钿随返回，作回国的准备。这时刘岘来

了，他也决定回国。刘岘告诉孙钿，他最麻烦的是那么多木板。他们

约定在上海见面，于是两人交换了在上海的住址就匆忙分手了。孙钿

几天后从陈仲梧那里拿到了船票，７月 １５号从横浜乘船回国。瑐瑦糜春
辉也应该在那时回国的。谈到这里，我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作专文谈

谈有关卢沟桥事变前后有关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情况。

我认为，从“房州馆山”、“习作展览会”、“糜春辉欢送会”等

照片，应该能进一步推断出种种有关留日学生的事迹，我到现在为

止尽可能的写出与这些照片相关的故事，也算是对黄元先生赠给

我这些珍贵的资料谢礼。对我来说，前年的香港，今年 ３月的广州
之行，收获了特别珍贵的礼物。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混入了其他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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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说实在的至今还没有对所得的资料作进一步的分类整理。但

我心中仍然怀着最初拜读这些照片时的兴奋，它们有着实质的历

史意义。在此，我只想这样表达我的心愿：今后我还会一如既往的

关注着这些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的。

（原刊《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第 ３８３ 号，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第 ３８５ 号，

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２４日；第 ３８６号，２０１３年 ２月 ２７日。原文中所引照片以及照片

说明摘自广东省美术协会编：《黄新波纪念文献集》，岭南美术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译文中部分照片由黄元先生直接提供了“聂耳追悼大会合影”及其他

照片的数码版，或摘自黄元的搜狐博客 《黄新波的艺术》ｈｔｔｐ：／ ／

ｈ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１２２６．ｂｌｏｇ．ｓｏｈｕ．ｃｏｍ，在此谨向黄元先生表示感谢。）

注释：

① 收入大里浩秋、孙安石编：《中国留日学生史研究的现阶段》，御茶の水书

房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１８页。

② 根据“照片 ８”中的蔡北华在《回忆东京左联活动》（收入《左联回忆录》下

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中写到，当时（１９３５年），东京左联的

盟员去房州，其中有：“小说之家”“戏剧之家”“诗歌之家”“美术之家”

“世界语之家”等组织成员，还有何干之组织的“社会科学理论之家”展开

各种活动。这个回忆在周一川论文（参照注 １）中也得到确认的：“左翼的

年轻人为了回避警察的监视，暑假期间去房州和伊势海岸‘避暑’，进行集

体性的学习活动”。可以如此断言，在避暑中的留学生们寻求展开新的运

动的方式也是事实，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是避暑。不过，也不能因此否

定他们夏季各个集训的计划。杜宣说：“大家一到那里不想学习，着了谜

似地每天在海边闹腾”（杜宣：《永别了聂耳》，东京聂耳纪念会编《聂耳纪

念集》１９３５年），也不大接近事实。我认为，把他们留学生夏天的活动视

为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性”，是不是与事实不相称，太片面了。另外，周

一川文中的“伊势海岸”写错了，是“伊豆海岸”。

③ 林焕平：《无限感慨》，《质文》第 ２卷第 ２期，１９３６年 １１月 １０日。

④ 参见张大明汇：《对〈左联成员名单〉（未定稿）的回声》，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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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下册，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第 ８３８页。

⑤ 杨淑贤编：《丘东平生平年表》，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

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 ７月；郭沫若：《东平的眉目》，《东方文艺》第 １卷第

１期，１９３６年 ３月 ２５日。

⑥ 《聂耳日记》，《聂耳全集》编委会编《聂耳全集》下卷，文化艺术出版社、人

民音乐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版。

⑦ 伊文：《记聂君》，东京聂耳纪念会编《聂耳纪念集》，东京·堀川印刷厂，

１９３５年 １２月 ３１日。译者注：１９３５年 ７月 ７日聂耳致孙师毅信中说：“我

决定九日和一个灯光专家往富士山，住他家里。十七日起赴京都、大阪、

神户参加‘新协’的旅行公演，并参观剧场及摄影场。二十六日起赴四国

松山洗温泉，七月底返东京，八月初和云南同乡们赴房州海滨，约九月初

回。”《聂耳全集》下卷，文化艺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６０页。又，据《聂耳全集》下卷之《聂耳日记》，聂耳 ７月 ９日前往日本藤

泽鹄沼海滨的江之岛，并在那里逗留。

⑧ 杜宣：《永别了聂耳》，东京聂耳纪念会编《聂耳纪念集》。

⑨ 同注⑦。

⑩ 蒲风：《“天才损失年”悼聂耳》，东京聂耳纪念会编《聂耳纪念集》。另外，

文末注明“一九三五，七，廿二于房州”，说明文章是作者得知聂耳死讯 ４

天后在房州写的。

瑏瑡 同注⑧。通过《纪念集》卷末的《募捐者的名册》可知，“照片 ８”中的“林

和济先生　 二元”、“林帝先生　 一元”、“黄新波　 一元”、“冷枫先生　 一

元”等。此外，《纪念集》印刷的印刷厂“堀川印刷厂”，是与印刷《杂文》的

是同一家印刷厂。

瑏瑢 《编后》，东京聂耳纪念会编《聂耳纪念集》。“学书”的就是陈学书，“黄风”

的就是蒲风。《编后》文末注明“一九三五、十一、三于中野”。当时张天虚

住在中野（参加改书中天虚《聂耳论》）。张天虚在本文中说，他和聂耳是同

乡，聂耳到东京后就寄宿在张天虚的公寓里。《日记———留东之部》作为

“聂耳遗著之一”，收入《聂耳纪念集》，也许这也是张天虚安排的吧。

瑏瑣 新波：《致亡友》，东京聂耳纪念会编《聂耳纪念集》。文末注明：“一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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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孙孺（１９１４—１９８７），广东省兴宁县人，经济学家。曾任广东省社科院副

院长，广东经济学会会长，《南方经济》主编，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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